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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之歌工匠之歌
我刚刚参加工作就知道工匠厉害了。
以前我所在的那个兵工厂是一个生产

炮弹的企业，厂里的冲压机是企业的核心设
备，但那些轰轰隆隆压轧铜板的冲程时常漏
油，也就是套住冲程的密封圈用不了几天就
会开裂，懊恼的是更换一次密封圈常常要耽
误半天时间，那时候部队催的紧，机器趴在
那里喘气，操作工完不成任务火就上来了，
常常把维修工骂的狗血喷头。后来从东北
调来了一个姓韩的师傅，好牛呢，全厂唯一
的八级工，工资跟厂长差不多，他做的密封
圈两三个月不裂。从此炮弹生产月月完成
计划，动辄就会敲锣打鼓把大红喜报送出
去，人人都觉得脸上有光泽，好多师傅羡慕
其中的绝窍，都在想怎样才能一招鲜吃遍
天，可老先生三缄其口不理不睬，人们便称
他为韩皮匠了。

在他日益膨胀的名气里充满了太多的
传奇，各种各样的故事且把人们耳朵灌满
了，我也感觉惊讶悄悄跑到皮具室外窥探，
小小的操作间好像没什么特别，一个案子，
一个电炉，一个油槽，一堆牛皮，一架台式压
力机，后来跟我一同进厂的他孙子悄悄告诉
我，那秘密就在那个黑乎乎的油槽里，传说
老人家一到制作的关键时刻就把徒弟们支
出去，自己闩上门往油槽里美美地尿上一

泡，密封圈就耐用得一塌糊涂了。为把这项
技术传承下去，工厂给他配了三个徒弟，可
怜的徒弟跟他学了二三年，把制作皮圈的每
一道工序都背得滚瓜烂熟，还一次次耳贴门
扉偷听师傅的秘密，便也知道往油槽里撒尿
了，开始一个人尿，后来三个人尿，满屋子弥
漫着骚呼呼的味道，却始终不见像样的密封
圈做出来。遗憾的是直到老人家退休也没
人能掌握他肚里的诀窍，似乎八千多人的兵
工厂离开了他就玩不转了。多年后我有幸
翻看了老人家的档案，档案不厚，字迹潦草，
但每一页都流露着学艺的艰辛。我明白了，
那些令人垂涎的“一招鲜”，是他从青年时代
就开始摸索的秘密，也是他赖以生存的看家
宝贝，他当然珍惜得跟命一样了。

所以，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精华。
后来我离开了工厂，失去了与工人师傅

直接接触的机会，去年在选拔大国工匠的时
候，我到一个航天企业见到一位钳工师傅的
照片，一双灼人的眼睛，非常腼腆的样子，旁
边人是他的徒弟告诉我，师傅叫曹化桥，有
一手绝活。我问什么绝活？他说火箭上有
些无法用机械完成的形状，都是师傅一刀一
刀削出来的，尤其是火箭喷注器上的小孔更
是微小，精度只有头发丝的几分之一，曾经
有沿海企业高出几倍的薪水想挖他走，都被

他拒绝了。我被他感动了问道，你师傅怎样
练成的这手绝活？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我
院火箭二十多年没出故障，与师傅的精益求
精相关呢，师傅为了保护眼睛胜任业务，有
二十年没有看电视……天啊，是二十年吗?
我以为听错了，但周边人都肯定地点点头。

是的，为了工作，为了任务，竟然可以二
十年不看电视！我盯着创新室里那张没有
微笑的照片，心里咯噔一下，真真难以想
象，电视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离开电视有些人也许会疯癫的。二十年如
一日，该有多么顽强的毅力啊？我想去见
见这位可敬的师傅，电话过去却婉言谢绝
了，好像在他眼里这种事平淡得司空见
惯，这才是真正的低调务实不张扬啊，工
人的谦卑撞击着我心脏最柔软的地方，感
动得我真真无地自容了！

所以，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柱石。
我没想到又一次见到航天四院的徐立

平是在十八年之后。我曾经采访过这个冷
峻的年青师傅，那年他就更年青了，但他的
事迹听得我血脉喷张。由于火箭发动机试
车发生故障，怀疑填充的发射药夹存气泡，
他在那个温润的季节钻进了发动机，手持一
把铲刀，硬是把成吨重的发射药，一铲一铲
地削下来。那几天似乎并不热的，但汗水竟

顺着脖子直往下淌，因为他切除的是发射
药，每一刀下去都可能摩擦起火，一旦起火
后果恐怖得让大地都会颤抖。但我们的小
徐无畏地钻了进去，当他三天后把最后一块
发射药从发动机里递出来，旁边人都向他伸
出了大拇指，但他只是淡淡的笑笑，我想那
笑靥绝对是一道与狼共舞的风景！

然而，整整十八年过去了，我又一次见
到他时，想不到他依然在那道与死亡调情的
工序上劳作。我问他怎么不换个工种？他
说发射药的形状有时会毁掉期待的轨迹，而
那些形状只能一刀一刀切出来。我想，小徐
应该算一个真正的汉子，他从事着在发射药
上雕刻的艺术，他不是靠“胆量”冲击了一二
次排险，而是在为那个痴迷的“情人”梳妆打
扮了十八个春秋。十八年了，他有太多的时
间，可以犹豫，可以退缩，可以另辟蹊径，但
他似乎想不起来，这已经不仅仅是胆略使然
了。我又一次被这种崇高感动了，我注视着
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五一奖章，走进了时代楷
模的演播大厅，但他始终很腼腆，脸上始终
挂着职业的淡定。是啊，只有当你目睹了他
那无言的微笑，才可以感受到他身体里澎湃
的激情，才可能明白我国为什么可以释放一
个又一个精彩的飞行。

所以，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第一次听说工会，是在童年的时
候，从电影上看到的工人为了压迫、
争取自由而罢工，他们喊着要加入工
会。当我问父亲什么是工会时，父
亲笑着对我说了几句很难懂的话，
大概是书本上很正规的那种对工会的
解释吧。

父亲爱读书，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记得小时候，总认为父亲的桌子是个万
宝仓库，里面有很多好东西。拉开抽
屉，里面满是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本，有
牛皮纸封面的，有红色塑料封面的，还
有一种硬邦邦像板子似的封面。父亲
是党员，每天下了班，他都有写学习笔
记的习惯。打开父亲的笔记本，里面满
是“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等长方形
的挺拔俊俏的钢笔字，那些字就像父亲
的性格一样，刚强、敦厚、有韧劲，方方
正正、苍劲有力。

也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和熏陶，我
从小就喜欢看书，无论是报纸、父亲的
《汽车技术》杂志，还是那一本本的学习
笔记本，我都是认认真真地打开，饶有
兴趣地看。尽管有时候看不懂，但总也
能从其中找到自己认识的一些字，或是
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图画，并没完没了
地跟在父亲和母亲身后问这问那，提出
一些让他们感到啼笑皆非的问题来。

父亲是矿上那时唯一的司机。他
修车的时候，我就在车库旁边的办公区
玩。一次，我偶然走进一间平房，这是
一间位于一排平房头上的大屋子。进
到屋里，只见周围全是一排排的书架，
书架上摆放着好多好多的各色书籍，书
架边上放着一个木制的报纸架，淡黄色

的长木条夹着一摞一摞的《工人日报》
《人民日报》等报纸。同样是淡黄色的
书架上，用鲜红的油漆印着“工会图书
室01”“工会图书室02”等字样。

进门的时候，我专门向四周看了
看，发现屋里没有人，这才大着胆子走
到书架前，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看见美
食一样，惊喜、好奇甚至有些贪婪地浏
览着眼前这些书籍。忽然，“李自成”三
个黑色的字跃入了我的眼帘。那是一
本封面为淡褐黄色的书本，它静静地立
在书架上，好像一只熟透了的果子，正
在等待着我去采摘。

关于李自成的故事，我是从一本连
环画《李自成起义》上了解的。由于非
常崇拜李自成，我甚至向父亲提出过一
个现在看来非常幼稚的问题：“我姓李，
李自成也姓李，咱们和李自成是不是一
家子呢？”父亲笑着对我的问题进行了
解答。可看着我仍然一副迷茫的表情，
他抚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等你长大
了，看了李自成起义的书，就什么都知
道了。”

正当我一眼不眨地盯着这本书看
时，门外进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女人，
我认识她，她姓朱，平时称呼她朱姨。
她见我对这些书感兴趣，就对我说：“你
想看书吗？”我说是。她说：“你随便挑
吧，看书不要钱。”我说：“这是真的吗？”
她说：“是真的，这是工会的书，可以随
便看。”我一听，立即欣喜地拿起了那本
长篇小说《李自成》。

朱姨接过书看了看，说：“你能看懂
吗？”我说能。她有些惊讶地笑了笑，从
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本，写上我的名字

递给我说：“这是你的借书证，等你看完
了再来换新的。”我接过借书证，发现证
上真的盖着矿工会的大红公章。打开
书的封面，在扉页上也盖着鲜红的工会
公章，那圆圆的带着一点油渍的红色圆
圈，恰好盖在作者姚雪垠的名字上。

不花钱就能看书，工会真好！这是
我对工会的第一个印象。

后来，真像父亲说的，我渐渐长大
了，知道了我与李自成并非一家人，也
知道了工会并不是人们常说的简单地
写写画画，知道了工会是工人的组织，
是为工人服务的，是职工的家。

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几乎每年
五一劳动节前后都会有活动项目，有时
会举办一次体育比赛，有时会搞一场自
娱自乐的文艺演出。不管是什么形式
的活动，都是由单位工会组织的，这不
仅让我对工会产生了一份深深的羡慕，
而且每每这时，都会让我想起那本盖着
鲜红色工会公章的书本。

或许是自己与工会的缘分，也或许
是自己的性格与爱好适合工会工作，今
天，我竟然成了单位的工委主任，虽然
工资没涨，级别没提，但我真实地感到
自己的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担子。

工作中，我除了做好服务职工、服
务中心工作之外，常常会想起当年那位
工会的朱姨，想起心里一直保存着的那
本盖着工会公章的长篇小说《李自
成》。每当闲暇之时，或是处于半睡半
醒时，我会在恍惚之中感觉到，也应该
有那么一位爱看书的小男孩，懵懵懂懂
地走进了图书室，走进了工会，而我也
送给了他一本喜欢看的书。

··白阿莹白阿莹··
《庄子·外篇·天道》中，

载有一段春秋五霸之首齐桓
公与木匠轮扁的对话，很值
得回味。说有一天，齐桓公
在堂上读书，车轮木匠轮扁
在堂下砍削车轮。期间，轮
扁问齐桓公：“您正读的书说
的是些什么呢？”

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
轮扁说：“圣人还在世吗？”
齐桓公说：“已经死了。”
轮扁说：“那么国君所读

的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
齐桓公说：“寡人读

书，你一个制作车轮的人怎
么敢妄加评议呢！能说出个
道理来还可以原谅，不然就
治你死罪。”

轮扁说：“我通过我所从
事的工作观察到一个道理，
砍削车轮，动作慢了松缓而
不坚固，动作快了涩滞而不
入木。只有不慢不快，才能
手上顺利而且应合于心。但
是，其中的技巧却用口表达
不出来。即使我的儿子，我也不能让他明白和
接受其中的技巧奥妙，所以我活了七十岁，如
今还在砍削车轮。同样，古人和他们那些精深
的道理，都一同死亡了。那么国君所读的书，
都是古人的糟粕啊！”

以轮扁此言而论，真正高超绝伦的技艺和
深奥的道理，都是难以、或者说根本不可能用
语言表述的。

早年民间曾有传言，熬制阿胶需用“金锅
银铲桑木柴”，显然是一种将阿胶制作神秘化
的“忽悠”之说。然而传统的熬胶工艺，的确全
凭技术老到的胶工，用长年继承、积累的经验，
通过听觉和视觉感官来加以判断和把握。其
中顶顶紧要的诀窍有两条：一是“敲锅”，二是

“挂旗”。这两条又是在熬胶的整个过程中，一
直相互交叉着进行，直到胶汁出锅。

所谓“敲锅”，就是在加温熬胶的过程中，
掌铲师傅在不停地搅动锅中胶汁的间歇期间，
随手用铲柄敲打锅沿，然后根据发出的声音来
判断胶汁粘稠度的变化。所谓“挂旗”，就是用
铲子扬起胶汁来，看扬起的胶汁是否像挂着的
一面旗子。等“敲锅”的声音、手感和“挂旗”的
视觉都达到火候的时候，也就是胶汁出锅的最
佳时刻。如果对火候判断不准确，出锅早了胶
汁所含的水分多，制成的阿胶会发霉变质。出
锅晚了胶汁所含水分过少，制成的阿胶容易变
脆龟裂，还会降低产量。

对于“敲锅”和“挂旗”，所有的熬胶工无人
不晓，但在实际操作中，真正能够准确掌握
者，却少之又少。原因在于这种用听觉和视
觉来判断熬制胶汁火候的技艺，既难以用语
言和文字表述，更无法用量化的数字指标加
以表示。所以，一个制胶作坊掌门的技术权
威，一般只有一位，多者也不过两位。其手
下众多打杂的“小工子”，往往终生不得要
领。难怪制胶工们感叹：“当年学的打下手，三
十年拿不起熬胶铲。”

其实，千行百业皆有不可言喻的“真谛”。
大诗人陆游用“纸上得来终觉浅”，教导儿子如
何做学问；小说巨匠鲁迅则劝诫想当小说家的
人们：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所以，庄子在《庄子·外篇·天道》一篇中，
进而言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
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
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
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
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
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
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岂识之哉？

生活的水流潺潺地过，
那些在雨中忙碌和前行的工人，
如莲子般的种子，
在雨中播种，蔓延、花开、绽放。
直到香气扑鼻而来的时候，
像极了荷塘中那朵艳丽的花。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你是否有注意到他们的眼神，
除去污垢的脸颊，还有布满灰尘的眉毛。
其他的，
只剩下澄澈清明的眼眸，
和一眼看不穿的故事。
还有，
儿女成群、牛羊围绕的家。

你是否有注意到他们的动作，
挥臂、阔步、俯仰、擦汗。
那一连串下来，
像是要演绎什么。
等到一条条铁路、公路、房子，
猛然突兀而来的时候。
我们才明白，
他们演绎的东西很明了、很直观。
那便是，
奉献、坚韧、拼搏和勇气。

你是否有注意到他们的微笑，
像这个夏天的风，
清晰、爽朗。
那一抹弧度上扬的时候，
仿佛整个季节都陷入温暖之中。
当你烦闷、压抑，
觉得生活太单调、乏味，甚至迷失，
那一抹微笑的地方，
又像是能发出金灿灿的光。
瞬间，
便有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我们赞颂他们，
文字都嫌太少，歌颂怕旋律太短。
他们就这样，
不急不缓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坚强。
这一刻才发现，
身边那些满身尘土、不分四季的他们，
才是世界上开得最艳、最久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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